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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植物拍“证件照”，祁连山“巡逻兵”18 年成就两本“真经”
本报记者王博、何问、张智敏

　　眼前，是两本像《辞海》一样沉甸甸的《甘肃
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植物图鉴》。
　　翻开图鉴，每株植物都有不同侧面的清晰

“证件照”和翔实的“身份”说明。如此工程浩大
的图鉴，其完成者不是专业机构或团体，而是一
个和祁连山痴缠了半辈子的牧民“孩子”。
　　十几万张照片、1300 多个植物种、无数刺
破长好再刺破的伤口、数不清的披星戴月的日
子……高级畜牧师安国庆将自己半生的祁连
梦、18 年追寻植物踪迹的苦旅都凝结在这两册
图鉴里。

草原孩子的祁连梦

　　退休前，安国庆在甘肃省张掖市肃南裕固
族自治县草原工作站工作。他是牧民的孩子，
自小伴着羊群在草地上打滚，对植物有一种莫
名的依恋。懵懂不知事时，他就喜欢趴在地上
观察长相特别的草木，时不时还要捻起来尝一
尝。那时的他并不知道，童年的欢趣会成为他
大半辈子孜孜以求、魂牵梦萦的事业。
　　 1976 年，21 岁的安国庆到甘肃农业大学草
原系读书。每当他拂过课本，手似乎又触到了那
些曾在手上把玩过的植物，白色绒毛依然有些扎
人，阵阵草香伴着鲜红的花瓣又飘到了鼻尖。
　　带着对草木的一往情深，安国庆一步步开
启他对草原和植物的探秘之旅。他的工作由研
究一颗牧草种子的成长，过渡到关注整个草原
的生态变迁，触碰的领域越来越广，雄心也越来
越大。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位于祁连山北麓，人口
不足两万，总面积 2.38 万平方公里。甘肃祁连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近六成分布在县域内。
　　祁连山植物调查始于 1949 年。1957 年
和 1983 年，专家又对肃南县境内的植物做了
两次专门调查。然而，受当时条件限制，调查还
不够细致。
　　一方面，肃南山大沟深，山势陡峻巍峨，人脚
力所及地方有限，许多祁连山深处的植物都被遗
漏；另一方面，调查结果记录的是植物的名目和
数量综述，无图为证、名称非官方、且夹杂着许多

“同胞兄弟”，很难真正起到科学考证作用。
　　“脚力不到，就谈不上‘普查’，就不能说对
祁连山的植物资源心里有数。”安国庆说。
　　为了理清“家底”，退休后，安国庆全身心踏

上了在祁连山上辨草木的漫漫征程。

堪比《西游记》里的“取经路”

　　巍巍祁连山，冰雪连绵，草木深深，松涛阵
阵。安国庆深一脚、浅一脚走着，举着相机屏息
凝神地观察着眼前的一草一木，在地上一趴就
是数十分钟。他小心翼翼地把标本采下，轻轻
地放到纸上，来回往复。
　　安国庆找植物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偶
遇”型，走到哪拍到哪；另一种是“目的”型，根据

《肃南县牧业区划报告》中的植物名录寻找。前
一种比较轻松，后一种因为只记载了大概的分
布区域和海拔高度，只能凭经验“地毯式搜索”。
　　为了一株植物多次奔波的事不在少数。刮
风打雷、跌打损伤、遭遇猛兽等“难关”，在安国
庆的野外考察中更是司空见惯。
　　为了拍摄悬崖上的“刚毛忍冬”，安国庆曾从
4 米高的悬崖坡上跌落；在雪山上艰难前行，一个
小时走上 100 米，只为找到那生长在高山上的

“密花翠雀”；还有一次进山，车陷进沙地，他和女
儿差不多挖了一天沙，才把车开出来……
　　每每提起这些，安国庆从来都是摇头摆手，

“这有什么难的，都习惯了。”

　　“这九九八十一难的故事怎么也说不完，
堪比《西游记》里的‘取经路’。”安国庆的女儿
安丽娜嗔怪。因为安国庆的“冒失”，家人没
少操心。
　　如今安国庆年事已高，腿脚不复当初。
为了方便照顾父亲，安丽娜一有空便会和他
一同进山，成了父亲的“最佳拍档”。
　　在安国庆家里，另一个吸引记者目光的地
方是一个装满相机、镜头的柜子。东风、尼康、
佳能，定焦、长焦、微距……加起来足有十几
台。有的相机贴上了胶布，有的镜头被摔碎。
　　安丽娜告诉记者，这些相机差不多是安
国庆退休后的全部“身家”。
　　为什么一定要给植物留张彩色照片？安
国庆说，他看过的很多早期植物图鉴上都是
墨线图，寥寥几笔能勾勒出植物的柔美形态，
但由于缺乏色彩和细节，无法为科学辨识提
供最直接的依据。
　　安国庆下定决心要为自己遇到过的植物
留存“完美容颜”。2003 年购入第一台相机
后，他下足了“笨功夫”。
　　“上午 10 点左右，黄花植物，用Ｆ5.8、1
/250 秒、6 毫米，偏亮，光圈该设在 8 左右。”
这是安国庆笔记本上的一段植物摄影记录，

旁边还配上了太阳光线角度的图画。像这
样，每一张照片拍摄时设置的数据、时间、效
果，是否需要重拍，安国庆都一一记下。
　　“拍植物一定要细心，颜色要正，形状要
完整，绒毛和花纹都要清晰，每个生长阶段都
得尽力拍上。”安国庆说。
　　对于拍摄这件事，安国庆特别谨慎。但
笔记本依然有一些地方写着“照片失色、颜色
不理想（无补）”。“有一些花没拍好，再去的时
候却再也找不到了。”“无补”二字，对安国庆
来说分外沉重。
　　拿回了植物的“证件照”，下一步就是辨
识和定名，给植物办“身份证”。
　　安丽娜说，除了上山，父亲大部分的时间
都待在房间搞鉴定，经常忙到晚上十一二点。
　　七本《中国高等植物图鉴》，每一本大约
3 厘米厚，收录了中国 9000 多个物种的信
息，这是安国庆最初鉴定植物的资料来源。
　　一页一页翻过去，几册书都被安国庆翻
烂，其中还夹杂着他对信息的补充。有时鉴
定一个物种可能就得花上十天半个月。
　　安国庆的鉴定既不迷信权威，也不坚持
自己的一家之言。除了多方资料辅证，他还
要再找专家确认。有过误认，也纠正过《中国
高等植物图鉴》。
　　时间一长，安国庆练就了“火眼金睛”。
对普通人来说，有的植物看起来形状颜色花
纹一模一样，但是安国庆就能看出来花瓣底
下的黑点数量不同，从而确定该物种是不是
一个新的变种。
　　 18 年风雨兼程的“取经路”，反复走过
那些弯弯道道、沟沟岔岔，取到的“真经”便是
这十几万张照片、1300 多个植物种和两本
植物图鉴。

祁连山里的“巡逻兵”

　　拿起晾干的植物标本，安国庆用牙刷轻
轻地拂去标本根部的尘土，一边吹，一边按美
观清晰的形状将植物在台纸上摆好，迅速穿
针引线后，扎上一个个孔，把线穿过去，边缝
还要边调整植物的位置。这是安国庆缝制植
物标本时重复了千百遍的场景。
　　“祁连山是中国重要的植物基因库，我存
下的标本和种子现在没啥用，今后可能会有
大用处。”安国庆说。
　　每一个植物，安国庆都会使用 GPS 坐标

定位记录下来。当前找到的 1300 多个植物
种，比起之前的两次普查，已增加了 4 个科、
41 个属、236 个种，还有 50 多种植物仍在鉴
定。当前采集的种子，他已交给上级林业部
门作为种质资源保存。
　　“有些植物图鉴上说甘肃没有分布的植
物，我都在祁连山上找到了。”安国庆说。
　　寻寻觅觅这些年，安国庆就像一个“巡逻
兵”，自片叶中观测环境的变化，以他独特的
视角守护着脆弱的生态。
　　“地衣类植物对环境变化最为敏感，尤其
对化学制剂等外来干扰，它会迅速做出反应。”
安国庆说，如果禁牧区某个地方的地衣消失，
那就得仔细查查是不是有人偷偷进来了。
　　垃圾袋、车辙印，安国庆走到哪里遇上，
就把这些“闯入”的痕迹报给当地管理部门。
还有一些采蘑菇的年轻男女，骑着摩托车就
开到了深山里。安国庆见着车碾过的草甸直
心疼，又好言好语地劝他们回去。
　　这片绿色大地上生机勃勃的巨大变化，
安国庆也不曾忽视。
　　草比人长得高，那些被羊踩踏过的“鱼鳞
斑纹”重新覆上了草地，就连野生动物一度消
失的祁连山东麓也重新变成动物的“乐园”。
安国庆目击过大批白唇鹿迁徙，也发现过比
两个烟盒还要大的熊足印。
　　“环境变好了，儿时‘风吹草低见牛羊’情
景重现。”安国庆在电脑里逐字记录下他所看
到的这一切：“祁丰乡除了阳坡多砾地还能看
到地表外，河谷和坡的温性草原、山地草甸、
高寒草甸等三个类的牧草盖度均达到了
95% 至 100%；森林边缘灌丛林中 3 至 7 年
的幼苗每平方米 3 至 10 株；德合隆、皇城马
营、铧尖都能见到马麝活动踪迹……”
　　肃南县草原工作站副站长祁晓梅说：“祁
连山植物种类丰富，安国庆常年行走在深山
中，他所提供的观察报告能让我们对不同海
拔和梯度的珍贵资源进行更有针对性的保
护，对生态保护具有独特的价值。”
　　曾经这是安国庆的本职工作，尽职，兢兢
业业；退休后他也未曾停下，守护，不忘初心。
　　安国庆对肃南境内植物标本采集已经全
部完成。今年他又受聘参与完成了对张掖市
境内的植物调查，共采集到 2000 多份标本，
鉴定工作正在进行。
　　等手头的工作结束，安国庆还想往更远
的地方走一走，去了解植物的整体分布。

进沙漠翻高山下峡谷，“植物猎人”为保护植物而“痴”
本报记者杜刚、王菲

　　戈壁中的沙地紫罗兰，只在夜间散发香气，
吸引白天怕热不敢出来的昆虫，进而授粉繁衍
后代；高山上的雪莲花，苞叶在夜间闭合，里面
的温度高于外界，成为昆虫的“旅馆”，作为回
报，昆虫为它传粉；草原中的针茅，外稃扭转的
芒遇水后通过机械作用，如拧螺丝一般将果实
牢牢扎入土壤……
　　尽管植物们各有自己的生存本领，但在植
物猎人杨宗宗看来，这些植物不会说话，不能移
动，容易被牛羊吃掉，会被当作野菜端上餐桌，
是地球生物链中的弱势群体。“他们不是大熊猫
也不是金丝猴，很少有人在意他们，但一株不起
眼的植物，或许关乎两百种以上物种的生存。所
以，我们有责任呼吁更多人了解并保护植物。”
说起逐渐消失的植物时，他攥着手，眼神和语气
充满了悲天悯人。

进沙漠翻高山“狩猎”植物

　　植物猎人活跃于 18 世纪的欧洲，一些探
险者上高原、下峡谷、渡险滩、涉泥地，将珍稀植
物引入异域他乡，对珍稀植物的发现和品种驯
化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37 岁的杨宗宗就像追寻猎物的猎人一样，
哪里有花开，他就奔赴哪里。“植物猎人捕捉植
物的足迹，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它们，而非占有。”
杨宗宗说。
　　为了找一种因滥挖贩卖而几乎灭绝的阜康
阿魏，杨宗宗和同伴们在同一个地方寻觅了好
几年，但每次都是失望而归。杨宗宗不死心，后
来又去那里，翻了一天的山，终于在半山腰发现
了阜康阿魏。后来，他和同伴们对阜康阿魏进行
了大片区域人工扩繁，一定程度上保护了阜康
阿魏的生存和延续。
　　寻觅不易，更难的是要应对各种蚊虫。在新
疆哈巴河县拍摄兰科植物的时候，杨宗宗和同
伴蹲守在湿地中时，遇到一种叫小咬的虫子，隔
着衣服都能咬到人。他们只能尽可能地多穿几
件衣服，戴上橡胶手套拍摄。拍摄完成后，被包
裹的身体已经被汗水湿透了。
　　外出采集标本，杨宗宗除了携带大量的参
考书籍，最重要的是标本夹和密封袋。新疆的荒
漠温度高，风沙大，如果采集到标本后当场用报
纸去夹的话，纸会被吹得到处飞，所以必须要先
把它沾上点水，然后密封起来保湿。
　　 2018 年，杨宗宗和好朋友迟建才去伊犁

哈萨克自治州的一座深山中，寻找在高海拔
地区生存的文采翠雀花，这是一种以中国科
学院院士王文采命名的新疆特有物种，国家
植物标本馆也没有此种植物的馆藏标本。杨
宗宗很想看看文采翠雀花，并为王文采院士
和国家植物标本馆采集一份研究用标本。他
和迟建才徒步一整天，翻了几座山头，仍未找
到。夜晚，两人不得已在山上扎下帐篷，没想
到篷顶四处漏风。第二天早早被冻醒后，他们
继续朝着高海拔地区行进。看到文采翠雀花
的一刹那，杨宗宗记得自己兴奋到极点，疲惫
一下消散。归途的路被夕阳照得金黄。两人虽
然走得踉踉跄跄，但一直紧紧抱着小心采集
的标本。
　　“采集标本的一个地方，有一片花海，站
在花海前，有一种开心到放空的状态。那是我
们发现新物种的地方，和宫崎骏作品《哈尔的
移动城堡》中的后山非常像。”杨宗宗给别人
介绍自己的工作时，这个画面是他最喜欢描
述的。

为了植物，倾其所有

　　杨宗宗 6 岁时便与植物结缘。1989 年，
他因《新疆中草药手册》这本小册子爱上了植
物。自此，他开始用零花钱购买中药材，逛药

店，钟爱的玩具是注射器和各种药瓶。甚至当
他哭闹时，父亲画一个注射器或消毒高压锅，
都能安抚他的情绪。
　　 1998 年，他作为我国第一个发现“小花
鸟巢兰”植物的人，获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
赛一等奖、首届“长江小小科学家奖励活动”
唯一的一等奖。高二取得全国中学生物学联
赛成绩后，他被保送至北京师范大学学习生
物专业。后因多种原因，他暂停了植物研究。
但做生意、调酒师等工作，都让杨宗宗感到

“没有希望”。
　　 2016 年，在朋友鼓励下，他决定在体制
外重新开始研究植物。家人认为他辞掉有稳
定收入的工作，耗尽所有积蓄购买书籍和专
业设备去研究植物，“疯了”。
　　走进他的工作室，30 平方米的房间内，
两侧的书架摆满了中文、拉丁文、俄文、英文
等文字的植物相关书籍，还有一些已经完成
和未完成的植物标本。他说，这 1000 多本
书，前前后后花费了几十万元，累计整理的标
本有将近一万份，其中很多捐赠给了国家植
物标本馆和北京师范大学植物标本室。
　　“很难说清楚为什么喜爱。我觉得为喜爱
倾家荡产、倾其所有，这是真正的热爱。”
　　 2017 年，他注册了公众号“普兰塔的猎
人”。“一个自由植物猎人的平台，与同好者探

讨植物经典分类、新疆植物资源及中亚植物
类群。”
　　 2017 年，他创办了自然里植物学社，吸
引了约 20 名不同行业的植物爱好者。自然里
植物学社以物种本底调查为基础，结合生态
学方法，尝试通过种质保存、迁地保护、科普
教育等方式保护植物濒危物种，唤醒大众保护
意识。阜康阿魏便是他们已保护的植物之一。
　　相较“业余专家”“植物志愿者”等称呼，
他更愿意被人称为“民间的植物分类学者”。
　　自然里植物学社成员雷一鸣眼中的杨宗
宗不善言辞，甚至有点沉闷，但说起植物时滔
滔不绝，眼睛发光，“一个纯粹的植物人”。

编撰植物的《新华字典》

　　今年 6 月 26 日，杨宗宗与志同道合的
朋友迟建才、马明共同编著完成的《新疆北部
野生维管植物图鉴》，经过国家科学技术学术
著作出版基金的专家评定，由科学出版社出
版发行。
　　这本书也是科技部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
作出版基金首次支持民间个人著书。三位作
者都不是专业学术机构的研究人员。迟建才
是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巩留县的一名农
民，马明是一名退休教师。
　　这本书就像是一本图文并茂的植物《新
华字典》，收录新疆北部野生维管植物共计
1602 种，其中在我国仅分布于新疆的有 825
种，我国首次记录的有 5 种，植物彩色图片
5899 张。书中每种植物均提供学名、原始文
献、形态识别特征、生境、分布和凭证标本，部
分物种附有别名、异名、模式产地。
　　杨宗宗说，这本书的策划从 2017 年底
开始。几年来，三人为了拍一株生命周期只有
几周的植物，多次深入同一片沙漠，趴在沙漠
中几十分钟只为拍出最理想的植物照片。经
常徒步一整天才能遇到目标物种，甚至多次
扑空，一无所获。有时天一亮就出门，晚上回
到住处，再对标本进行压制处理，每次压标本
都要持续到夜里三四点钟。最后回到工作室，
把植物一一进行整理分类，打号写标签，用纸
条固定好再装订。
　　“看起来用了两年多，实际上我们三个人
积累了几十年。”杨宗宗说。
　　中国科学院院士、植物分类学泰斗王文
采如此评价：“有了这本书，认识新疆的植物
就比较容易了。采到植物标本，按照书上的描

述和彩色照片，就可以比较顺利地鉴定出植物
的学名等。所以这本书对认识新疆植物有重要
意义。”
　　“这本书的出版，虽然我们得不到显著的经
济效益，但得到了国家对我们学术水平的认
可。”杨宗宗似乎吐出了多年的委屈。这些年，杨
宗宗得到一部分专业人士的认同，但也有不同
的声音，甚至在参加一次学术会议时，有专家表
示反对他来听讲。

呼吁更多人保护植物

　　 10 月 11 日至 15 日，《生物多样性公约》
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一阶段会议在昆明
召开之际，杨宗宗和朋友在乌鲁木齐做了一个
关于新疆原生郁金香的主题展览，包括新疆不
同种类郁金香的标本、书籍。
　　每到春天，乌鲁木齐及周边山上开满了一
种鹅黄色的小花，有时一个花莛上花朵数量能
超过 10 朵，当地人称它为“老鸹蒜”。据介绍，
很早以前食物紧缺的时候，人们会将其刨根食
用。近些年来，也有人出于好奇等目的去掘挖

“老鸹蒜”。
　　杨宗宗说，“老鸹蒜”实际上是野生的郁金
香，我国共有郁金香属植物 14 种和 1 个变种，
全部分布在新疆，而新疆郁金香则是新疆 14
种野生郁金香中的特有物种，在郁金香园艺品
种培育中是不可多得的亲本种类。他和同伴们
在网络和生活中给大众科普，郁金香鳞茎含有
秋水仙碱，有一定毒性，其实是不适宜食用的，
且它从一颗种子到开花至少也要 4 到 5 年的
时间。
　　“由于新疆郁金香大多分布在近城市的荒漠
地区，土地开发利用与城市建设给它带来了不小
的伤害。如果你发现有人仍在采食它，请邀请他
加入保护新疆郁金香的行列！”这句话，杨宗宗在
展览中已说了不知多少次。在遇到或许会被工程
破坏的新疆郁金香，他也会秉持植物猎人的理
念，将他们移到安全地带。
　　在杨宗宗和同伴们的努力下，新疆的所有
野生郁金香种类都被列为新调整的《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中的国家二级保护级别。杨
宗宗说，和保护新疆伊犁的新疆野苹果一样，对
野生郁金香等物种的保护，具有现实意义，“当
人们要培育新品种苹果和郁金香，就需要这些
自然环境下生长的祖先。它们有着强大和优质
的基因。这些野生种植资源，对一个国家来说是
宝贵的财富。”

安国庆在拍摄植物。本报记者张智敏摄

杨宗宗在工作室制作植物标本（10 月 10 日摄）。本报记者王菲摄


